
1977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正在痛苦之中，父亲悄悄去知青点给我
报了名，我还没在家热乎几天，人已经到
了知青点——— 黑老鸹峪知青点。单从这
个地名就知道，那里远离城镇，是个非常
偏僻的地方。

这个知青点知青不多，队里穷，没有
条件盖知青宿舍，几个知青就住在农民
家里。在这些知青中，我年龄最小，大队
长怕我不习惯，就暂住在他家。

从学校到了穷山沟，我很不适应这
种艰苦的生活。但不管农村怎样艰苦，我
仍然读我的书。大队长很欣赏我，平常吃
饭也不把我当外人，大队长爱喝两口，我
便成了他的三陪——— 陪喝、陪吃、陪聊。
我们喝着酒，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没有
不谈的事。他见我学问多，便给了我一个
羊倌的角色，当时，这羊倌可是个挺轻松
的活儿，有多少人盯着呢。大队长常对我
说，要干好这个活，别让人戳你的脊梁
骨。

当羊倌虽然轻松，可责任却非常大，
队里有20多只羊，将来队里分钱主要靠
这些羊了。每天一大早，我先去大队报
到，然后，便牵着这些羊去山坡上吃草。
这里山连着山，草也肥，羊儿一见到新
草，就有些迫不及待了。看着羊漫步在青
草堆里欢快地啃食着，我便找一个太阳
窝半躺下来，拿出我的书读起来。书读累
了，还会唱几段小曲儿解闷儿。不过这种
书是读不安稳的，要经常放下书本看看
羊，还要数一数，千万别丢了一只，这可
是生活队的命根子。

有一次，我放羊到了黑老鸹峪大山
的深处，这里的草格外肥美，我看羊群开
始吃草，就取出书来读。正读着起劲，听
到羊群中有异样的动静，抬头一看，正前
方有两只狼正用那雪亮的眼睛直视着
我，我顿时吓呆了。情急之下，我牢牢地
抓住手里的那条木棍子，一旦狼扑过来，
我就跟它们拼命。就这样，我们对视了几
分钟，羊群包括头羊都吓得筛起糠来。突
然想起大队长曾跟我说过，狼最怕火光，
我急中生智，暗自把火柴掏出来，可点什
么呢，干脆，我把读的书点了。火点燃了，
顺便找来一些干树枝，树枝烧起来“噼里
啪啦”作响，火很快就燃起一人多高。果
然，狼见了火撒开腿跑向远处，等狼跑远
了，才听到狼发出“嗷——— ”一声叫，拖着
长音，非常吓人。

狼跑了，我却跟羊群一样，瘫倒在了
地上。狼是跑了，可这二十几只羊却始终
不肯往回走，它们是不敢走了。我硬生生
从地上站起来去赶羊，羊却不能动弹，身
上直打哆嗦。这可怎么办？我想起了头
羊，走到头羊面前抚摸它，跟它亲近了好
长一段时间，我在前面引路，头羊带头，
才领着羊群走出了那个鬼地方。

回到知青点，我跟大队长说了这件
事，他眼睛瞪得老圆说，孩子，这是你命
大，碰到的是两只吃饱了的狼，不然，你
命就没了，再往后碰到这种事，即使搭上
几只羊，先保命要紧。虽然他这样说，可
从此我再也不敢去那种地方牧羊了。

也就是通过这件事，我跟羊群建立
起了亲密的关系。认真观察这些羊，这些
生灵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单说头
羊吧，它是这群羊中的主宰，它往哪里
走，羊群就往哪里走，可羊群中却有几个
不安生的家伙，想跟头羊一争天下。

跟羊有了感情，最让人难过的是春
节前的腊月底，队长请人来，要杀羊了。
有人说狗通人性，我说羊也通人性，杀羊
之前，羊就知道要杀它，它们会不住地流
眼泪。当它们看到我，会非常温柔地朝我
叫上一声，我明白，那是它们向我求救的
信号，可我虽然爱惜它们，却帮不上它们
的忙。

春节回家，大队长专门给我弄了一
大块羊肉，让我拿回家过年。可这块羊肉
我拿回家，看着别人大快朵颐，吃得非常
香，我却连一口汤都没有喝，因为在我的
心里，这些羊跟我的兄弟一样。

等春节后回到知青点，队长宣布了
知青点拔寨的消息。消息一公布，知青们
一分钟都不等，一哄而散，眨眼间，知青
点就走没了人，而我却恋恋不舍，直到把
每一只羊抚摸了一遍，才一步一回头地
离开了黑老鸹峪。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
年。这胜利是在血与火的八年
抗日战争岁月中，无数先辈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这诸多
的英雄中，就有一位在敌人的
屠刀之 下 宁 死 不 屈的女 烈
士——— 我的战友崔崧。

我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
1939年春从军校去夏甸镇做发
动群众参军参战的工作。1939

年秋天，我由夏甸镇调去胶东
区党委党校（掖县三元乡上庄
村）学习。崔崧同志是女生班
长，她红红的脸庞，水灵灵的眼
睛，穿套银灰色军装，显得朝气
勃勃。崔崧是来自烟台的青年
学生，在她身上却并没有城市
女学生的做作和娇气，有的是
满腔的革命热情和深厚的阶级
感情。她生活俭朴，能吃苦耐
劳，夜间站岗放哨，行军宿营，
白天读书学习，终日乐呵呵的。
她是初中毕业，在当时也称得
上“有文化”了，但她并不满足，
在党校如饥似渴地读书，追求
革命真理。

我和崔崧很快就成了无
话不谈的好朋友，崔崧讲她在
烟台芝罘医院工作时，因不堪
日本鬼子对女护士污言秽语，
毅然离开医院到了崇德女中
去读书，1938年冬天和几个要
好的同学一起奔向了抗日根
据地，参加了抗日队伍。她曾
在胶东青联任少儿部副部长，
常谈起她在胶东青联的恋人，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惜她没
有等到胜利的到来。

由于当时区党委机关和
《大众报》报社均在三元乡，日
寇把三元乡作为重点反复扫
荡。1939年12月9日我接到调令
去五支队宣传队，当晚连夜行
军至铁矿寺，第二天早上隐约
听到枪炮声，接到鸡毛信，得
知党校和报社在向三元乡河
南村转移时与敌人遭遇，伤亡
惨重。我离开党校不到一天，
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立
刻冒着刺骨的风雪奔向河南
村，在离村不远处模模糊糊看
到一排排白皮棺材连成一片。
我疾步向前，当我走到这些棺
材前，看到雪地上洒满了死难
烈士的鲜血，此情此景使我不
禁失声痛哭起来。乡长、妇救

会长还有党校的几位同志带我
走进一间小草屋，只见一盏小
油灯忽闪着，屋里坐卧着几位
满头满脸都是鲜血的伤员。妇
救会长告诉我，这间屋里都是
受伤的女同志，我抢前一步，首
先看到的是衣洛夫同志（1985年
在青岛去世），靠在她身旁的是
王勇同志，她身上被刺了五刀，
头也被砸伤，我安慰着负伤的
同志，听她们讲述了与日寇血
战的经过。

12月9日上午，日寇敌机开
始空袭，根据区党委指示，下午
党校和报社组成一个临时行动

大队，由报社警卫连连长龙飞
任大队长，党校校长李辰之任
政委，天黑后向招远方向转移。
没想到天黑迷了路，走了一夜
也没走出三元乡，天亮前到了
河南村，日寇马队发现后包围
了村子，并占据了村南的小山
头。临时行动大队在校长李辰
之和社长阮志刚带领下开始
突围。鬼子占领着制高点，轻
重机枪、小钢炮一齐压过来，
还放了毒气弹，我们的同志只
有十几支枪、几颗手榴弹和大
刀片，在与敌人拼死搏斗中伤
亡惨重，校长李辰之等党校27

位同志、社长阮志刚等报社34

名同志壮烈牺牲。
在死难烈士中有我在党

校时的好朋友崔崧和曲钦。惨
案发生后，附近几个村庄的乡
亲们抬来了61口棺材，把烈士
们安葬在河南村东南的山冈
上。第二年清明节，胶东区党
委在河南村隆重召开追悼大
会，会后在烈士墓地立起了河
南村战役烈士纪念碑（原碑现
移至莱州烈士陵园）。

1941年初春，我从八路军五
支队三团调往西海指挥部，路
过费县时，村长带我去了村旁
的小河，含泪讲述了崔菘和曲
钦牺牲的经过：崔菘和同学曲
钦一起不幸落入入魔掌，敌人
见她俩年轻漂亮，软硬兼施，妄
图使她们屈膝投降，她俩紧紧
地抱在一起，痛斥无耻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把她们的手脚反绑
着，拴在马后拖着跑，妄图把她
们带进城充当宣传品，她们不
绝口地大骂敌人，硬是不肯走。
敌人实在拖不走她们，最后把
她们枪杀在村旁的小河边。老
乡们都说两人真是好样的。崔
崧牺牲后，唯一的遗物是口袋
里的一块高粱饼子。崔崧牺牲
时年仅18岁，遗体安葬在河南
村烈士墓地。

我同崔崧同志相处不到
半年，她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
的印象。76年前，我和她在党
校共同学习抗战理论和讨论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平日里
相互帮助的情景，至今仍历历
在目。

□纪毅

河南村惨案76年祭
——— 悼念战友崔崧烈士 羊倌

□彭波

【民间记忆】

独龙岗是梁山之外的制
高点，李家庄和祝家庄、扈家
庄是独龙岗上的三个庄园。相
对于郓州的低洼地，独龙岗年
年都有好收成。李家庄的土地
大部分是李应家的，手下的佃
户有五六百家，经营着饭店、
旅馆和当铺等产业，与祝朝
奉、扈太公并称为三大官人。

晁盖、宋江等人占据梁山
后，解决吃饭问题主要是通过
抢劫。梁山周围的郓州、济州
首当其冲。为保卫自己的劳动
成果，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
结为三庄同盟，经济实力、军
事实力都不容小觑。

三庄结盟刚开始还是平
等关系，祝家庄请来武艺高强
的教师栾廷玉，祝家三杰的武
艺进步很快，逐步成为一村独
大，特别是祝、扈两庄结成姻
亲，李家庄成了老三。李应很
是郁闷：三家联合抗击梁山，
李家庄可以保持财富，但是只
能打先锋，实力受到损害；若
不结盟，不仅要面临梁山强
敌，祝、扈二庄也要将自己列
为对手。

杨雄杀掉了潘巧云后，与

石秀、时迁三人慕名投奔梁山
集团，因为偷吃祝家庄的报晓
公鸡，烧了店铺，导致被祝家
庄追杀，时迁被捉。杨、石二人
巧遇李应的主管杜兴，央求李
应出手帮助摆平祝家庄，放出
时迁。

李应看到了送上门来的
机会，他给杨雄、石秀这两位
准梁山好汉表演了一番，火候
把握得很好，目的是让梁山来
攻打祝家庄，自己还有借口不
去支援祝家庄。李应先后派副
主管和主管杜兴出马要人，但
杜兴挑拨离间，让李祝两家
彻底产生了裂痕，李应见面
就破口大骂祝彪，引起二人
相斗。祝彪杀不过李应，转身
就跑，李应追赶祝彪就是要
扩大事态，中了祝彪回马箭。
与其说李应失了面子，倒不
如说李应终于找到了引贼下
山的机会啦！

杨雄、石秀只能向梁山求
救，李应的目的达到了一半。
宋江早就对独龙岗三庄的财
富垂涎三尺，不管是从经济角
度还是从军事角度都必须拔
掉三庄。宋江率队出发前制定

了目标：“一是给山寨报仇，不
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
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
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
入伙。”李应此前与梁山毫无
瓜葛，可宋江却将邀请李应上
山作为目标之一，其实看中的
是李家庄的粮食。

宋江轻视了祝家庄，没有
了解地形情况就进攻，结果大
败而归，李应坐山观虎斗。吴
用不得不下山，派进内应孙
立，打败祝家庄，开辟了梁山
的新时期，一是确立了宋江的
领袖地位。二是得到了祝家庄
的粮食，书中写得粮50万担，
为了扈家庄的粮食，宋江指示
李逵杀了已经与梁山讲和的
扈太公全家。

梁山灭了祝家庄和扈家
庄，李应暗自偷笑，独龙岗是
我李应的天下了。名义上李应
对梁山有义气之恩，宋江不便
下手，但是李家庄的粮食让梁
山眼馋，梁山派人冒充官府以
李应勾结梁山为由，把李应抓
走，然后宋江再假意派人半途
劫囚车救了李应。李应上梁山
后要求回家，吴学究笑道：“大

官人差矣。宝眷都取到山寨
了。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
地……”李应不信，只见自家
老小及庄客都在山上。宋江遂
伏地请罪逼李应入伙，梁山对
祝家庄是豪夺，对扈家庄是明
拿，对李家庄则是巧取。李应
明白这一些都是梁山安排的，
他已经毫无选择，李家庄已
毁，还落得私通梁山、杀死官
差的罪名，好在梁山只要了粮
食，金银细软和老婆都带上了
山。

宋江把李应骗上梁山，多
少有些对不住李应，就将梁山
财政大权交给了李应。根据大
排名，李应与柴进位在梁山五
个主要头领之后，列五虎上将
之前。

李应本来是想不受窝囊
气选择“引贼下山”，结果因为
宋江想要他的粮食，设圈套把
他“逼上梁山”。平定方腊回京
后，李应被授予中山府郓州都
统制。上任半年后，李应假称
风瘫，纳还官印，带着自己的
钱财回到独龙岗重建李家庄。
转了一圈之后，李应的人生又
回到了原点。

□刘传录

李应的“引贼下山”和“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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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崧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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